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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勇 付玉穎

盡量低調 孝道芳華濃情依
日前在一個微信群裡，

一位群友傳上他當晚參加某
社團就職慶典的一些視頻。
是晚會場席開上百桌，慶典
活動於晚上七點準時開始，
而 且 宣 佈 所 有 留 桌 都 不 等
人，先到先坐。群友說這是

他到菲以來第一次看到上百桌的慶典活動能
夠這麼早和這麼準時開始，而且當天並非週
末，倘若所有社團都能夠這樣準時就好了。

另一位群友則表示，能夠準時開始很
好，惟如果能夠不要這樣奢侈更好。群友可
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當大家都在讚揚上百
桌的人都能這樣準時的時候，可沒想到美中
不足的是未能一切從簡。

菲 律 賓 近 期 受 到 中 東 局 勢 動 盪 的 牽
連，油價不斷上升，本周柴油價格或漲至每
公升115披索，大米等基本日用品的價格亦
告水漲船高，披索幣值則貶至59.87元兌一
美元，再次創下歷史新低，平民百姓，尤其
是基層民眾正處於水深火熱當中 。中央至
地方的政府機構為了節省能源，紛紛採納每
星期工作四天，並鼓勵私營企業倣傚。

然而，倘若私營界亦減少每個星期的
工作天，那麼那些工資以日新計算的工人，
屆時將會手停口停。大部分勞工大軍的微薄
工資，都只能勉強養家餬口，如果每個星期
只能工作四天，則將是連溫飽都會成問題。

目前本地華人大部分已經是菲律賓公
民，尚未入籍者有的是在這裡土生土長，來
自兩岸四地者很多都已在這裡定居多年，大

家都已經成為這塊土地的一份子，應該與菲
律賓同胞患難與共，攜手共度時艱。華人
當中生活艱困者固然不在少數，但一般生活
條件都比菲律賓兄弟好，我們除了慶幸自己
運氣較佳以外，亦應對他們寄予同情，若是
有需要，也要在力所能及下，向他們伸出援
手。

我們平時這麼辛苦拚搏，無非是想讓
自己和家人過上舒適的日子，這是做人的基
本需求，有這種想法並沒有錯，而且說明我
們有上進心，肯奮發圖強。然而，過上幸福
美滿的生活並不等於醉生夢死，我們固然
應該提高生活的品質，但卻不能過著紙醉金
迷、夜夜笙歌的自甘墮落生活。

參加社團的主要目的是能在業餘時間
從事一些公益事業，回饋社會，造福群眾；
慶典活動則是讓我們有機會建立人脈，彼此
聯絡感情，增進友誼，同時也能通過互相交
流來探討商機。但是，近年來一些社團活動
已經變質，不少人利用慶典活動作為炫富的
平台，甚至有人一星期當中的半數以上晚間
活動， 全是社團的吃喝玩樂，沉迷於窮奢
極侈當中。

正值這個非常時期，大家應該體恤時
艱，生活上應該有所收斂，以實際行動進行
節約，把錢用在正當的用途上。令人聞之色
變的新冠疫情，我們都能夠克服，相信只要
我們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終有一日能度過
眼下的難關。現在最重要的是，一切都要盡
量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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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林五月漾瓊花，
鬱鬱芬芳醉萬家」，又到了
槐花盛開的季節，一串串繁
密的槐花，如風鈴一般，串
起了鬱鬱蔥蔥的芬芳，串起
了我與家人濃厚的親情，
串起了我一段段溫暖的記

憶。
童年，這顆槐樹便是這幅搖曳生姿

的樣子。樹木葳蕤，鵝白色的小花被綠色
簇擁著，點綴在茂密的綠葉間。放學後，
我總是在樹下玩耍。樹下是一片寬敞的空
地，光透過樹葉映在了地上，我便在這一
步一個光點上，跑著跳著，或用拇指點按
衣服上一個個發光的圓點。院子總有不平
坦的地方，我難免會摔倒受傷。這時爺爺
奶奶總會前後忙著幫我處理傷口，再取一
束槐花，別在我胸前，據說是因為槐花是
守護的花神，她會一直保護我。幼時的
我，只是撥弄著那束槐花，不曾解讀他們
真正的意思。現在回想，槐花的花語或許
是守護和愛，而這種愛便是祖輩無言的關
懷。

閒暇時，我們坐在樹下，爺爺奶奶為
我講述著古老的故事，溫柔的聲音如同槐
樹的微風。清風徐徐，落日餘暉，三人的
身影在樹影下顯得格外和諧。我從奶奶手
裡接過扇子，模仿她平日的樣子，輕柔地
上下擺動著蒲扇，為他們送去陣陣清風。
淡淡槐花香纏繞於空氣中，輕輕拂過我的
心田。在這槐樹下的瑣碎時光裡，我感受
到了祖輩的關愛與呵護，也在心中埋下了
烏鴉反哺的種子。

這一年，槐花又開了，爸爸媽媽終
於在約定好的槐花綻放的時節歸來。看見
他們提著沉甸甸的行李箱，疲憊卻笑著走
進家門時，我心中充滿了歡喜。年初時，
爸爸媽媽答應等槐花開的時候帶我一起採
摘，並做我最喜歡的槐花飯。

晌午，爸爸帶著大竹竿攜著竹筐，
牽著我的手來到槐花樹下。微熹的光影，
一點點掠過錯落的樹叢，爸爸盡力伸直腰
背，用特製的竹竿勾下槐花，爸爸擦掉額
頭的汗珠，微笑著遞給我一把槐花，我捧
在手中，彷彿捧著一顆顆珍珠般的心意。
我望著那如雪一樣的花瓣凝在枝頭，爸爸
站在樹下，拿著竹竿一舉一鉤一拽，槐花
不時飄落，在這映襯下爸爸微駝的身影是
如此偉大，心中不由得泛起一絲疼痛。兒
時不懂，如今才明白，父母為我們勞作的
每一滴汗水，都是對我們的深情與牽掛。

現在，我不能夠說我完全懂得了愛，

我只是本能的將採摘好的槐花放進籃子
中，從屋裡取一杯涼水，在籃子裡挑出最
飽滿的一簇，只留最嫩最甜的花蕊，一併
伸到爸爸面前，請他休息。爸爸先是頓
住，在我熱切的眼神下才大口吃下，那一
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或許也攪動了爸爸的心
緒吧。

回到家中，媽媽將槐花淘洗過篩，
去除雜葉，接著舀一大勺白糯米放入鍋中
蒸熟。我跑到廚房看火候，望著鍋蓋上的
滾滾熱氣，糯米香隨之鑽入我的鼻腔。在
看見媽媽額前淌下的汗水，被時間摩挲而
粗糙起來的雙手，我留了下來。擇菜，削
皮，洗淨…做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媽媽
擦乾雙手撫摸我的頭，說我真是長大了。

飯菜做好後，我讓勞累已久的父母
先品嚐，他們誇我乖，又把飯菜推到爺爺
奶奶桌前。這是三代人無言的傳承，孝的
種子會在每一個關心的眼神裡；每一頓用
心的飯菜裡；每一天平凡的日子裡逐漸萌
芽、生長。我也終於體會到了愛的真諦，
愛不僅僅是物質上的回報，更是一種關心
和陪伴。在這平凡的采槐中，我們相互扶
持，共同分享著這份喜悅。

熏風起，槐香飄。夜晚的槐花在微
光中閃爍著，如同點點繁星。在這微弱的
光芒中，我看到了家人為我付出的點點滴
滴。他們含辛茹苦地將我養大，為我遮風
擋雨，毫無怨言。而我，也應該用自己的
行動去回報他們的養育之恩。《論語》中
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
喜，一則以懼。」因關心父母的年齡，知
曉歲月的短暫渺小，所以怎願任時間流
逝。彼時，關心他們的身體和生活，給予
他們溫暖和關愛，用行動去守護這份最真
摯的親情。

這年，槐花依舊開得繁盛，但親人們
不再像從前那樣有精力帶我去採摘，他們
的步伐放緩了，手中的動作也不再那麼靈
巧。看著在廚房裡忙碌的身影，我不由得
走上前，接過她手中的活計。「媽，我來
吧，您歇會兒。」母親有些遲疑，但最終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這一刻，我才發覺，孝道不僅僅是接
受父母的愛，而是學會在他們老去時，回
饋這份愛。

槐花的香氣總是那樣純淨、悠遠，它
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滋潤著家庭的
每一寸土地。提醒著我不要忘記養育陪伴
的恩情，提醒著我踐行孝道。半樹青蔥，
半樹梢；半院桃李，半院花。槐花盛開的
季節，孝道芳華正濃。

馬忠

文壇的雅量去哪了？
多年前，任芙康先生

在《光明日報》寫下的那
句感慨——「高風亮節、
虛懷若谷、對批評喜聞樂
見的人，鳳毛麟角」，如
今回望，非但未過時，反
而成了當下文壇最真實的

寫照。他斷言文壇風氣「每況愈下」，絕
非危言聳聽，而是數十年觀察後的痛心總
結。時至今日，從文壇宿將到學界權威，
從當紅作家到青年新銳，聞過則怒、小肚
雞腸、狹隘偏執的姿態，依舊在文壇反覆
上演，印證著一個令人無奈的事實：一個
容不下批評的文壇，早已失去了自省的能
力，更失去了向上生長的風骨。

健康的文學生態，本應是創作與批
評共生共榮，批評是鏡子，更是階梯。魯
迅曾言「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真正
的文學批評，是基於文本的理性審視、基
於審美的真誠探討，目的是匡正偏差、砥
礪創作。可如今的文壇，批評早已變了
味：研討會成了「讚美會」，評論文章滿
是溢美之詞，「驚豔」「里程碑」「巔峰
之作」等廉價吹捧氾濫成災，理性的批評
聲音被視作「異類」，直言不諱的評論者
動輒被貼上「挑刺」「找茬」「攻擊」的
標籤。批評家孟繁華直言，當下文壇「好
話說得太多」，所有會議都充斥著無原則
的讚美，這種風氣讓文學批評徹底流於庸
俗。

更令人唏噓的是，手握話語權的文
壇「權威」們，對批評的排斥愈發變本加
厲。

文壇頭目、博導碩導、當紅作家，一
旦被觸及短板，便立刻卸下文人的體面，
露出狹隘與偏執：有人將正常的文本批評
視作人身攻擊，惡語相向；有人因批評者
未全盤吹捧便記恨多年，斷交絕交；有人
身居高位便自視甚高，容不得半點不同聲
音，將批評者視為「別有用心」。餘秀華
因詩歌批評破口大罵，青年作家直言作品
「不為讀者而寫只為評委而作」，這些並
非個例，而是文壇風氣墮落的縮影——創
作者被長期追捧慣壞，養成了只聽得進讚
美、聽不得逆言的「玻璃心」，批評家則
因怕得罪人、怕破壞人情網路，變得謹小
慎微，不敢說真話。

圈子化、人情化，更是當下文壇容不
下批評的重要根源。文壇早已形成一個個
封閉的利益圈，作家、批評家、編輯、學
者相互抱團，形成彼此抬轎、互相庇護的
人情鏈條。你為我寫吹捧評論，我為你月
臺發聲，批評淪為圈子內的「禮儀」，而
非獨立的學術判斷。這種圈子化內卷下，
批評失去了公共性，變成了小圈子的自娛
自樂，外部的理性批評自然被視作「入
侵」，遭到集體排斥。正如評論家所言，
當下的文學批評高度職業化、商業化、小
集團化，話語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獨立
性徹底喪失，淪為文學行銷的附庸。

任芙康先生的批判，從來不是針對
某個人，而是指向整個文壇的精神荒蕪。
一個沒有批評的文壇，是虛假的繁榮；一
個容不下批評的作家，註定走不遠。文學
的生命力，在於不斷自省、不斷突破，而
批評正是自省的起點。當年魯迅與梁實秋
的論爭、茅盾與創造社的辯駁，雖針鋒相
對，卻成就了文壇的思想碰撞，滋養了一
代文學。反觀當下，少了真誠的交鋒，多
了虛偽的吹捧；少了虛懷若谷的胸襟，多
了自大自戀的傲慢，文壇看似熱鬧，實則
早已失去了銳氣與深度。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排斥批評的風
氣，正在侵蝕文學的根基。當創作者不再
接受批評，便會陷入自我複製、故步自封
的困境；當批評家不再敢說真話，便會失
去讀者的信任，淪為文壇的「擺設」；當
整個文壇沉浸在自我美化的幻境中，便會
與時代、與讀者漸行漸遠。

肖鷹曾直言，當代文學在走下坡路，
嚴肅文學極度萎縮，根源之一便是缺乏嚴
肅認真的批評，創作者沉迷於玩技巧、自
我吹捧，失去了對現實的關注與人文精神
的堅守。

任芙康先生的感慨，是一聲振聾發聵
的警鐘。文壇的進步，從來不是靠吹捧堆
砌，而是靠批評砥礪；文人的風骨，從來
不是靠自封彰顯，而是靠虛懷若谷的胸襟
涵養。願文壇能少一些狹隘偏執，多一些
高風亮節；少一些聞過則怒，多一些喜聞
樂見批評的雅量。

唯有重拾批評精神，重拾自省勇氣，
文壇才能走出「每況愈下」的困境，找回
本該有的風骨與生命力。

伍曉曦

鄉音無界，根脈相連
——觀馬尼拉僑中民樂團《黃河之聲》演出有感

燈光暗下來的那一刻，
我們三人相視一笑，心裡都
有些說不清的期待。作為成
都來的中年女性，我們在國
內聽過不少音樂會，但這一
次，在馬尼拉，聽一群菲律
賓華僑演繹中國民樂，感覺

格外不同。
當《黃河大合唱》的旋律響起，那些

熟悉到骨子裡的音符，在異國的空氣裡飄
蕩，竟讓人眼眶發熱。台上的演員大多已是
白髮蒼蒼，但當他們唱起「黃河在咆哮」，
那種氣勢，那種投入，彷彿他們真的就站在
黃河岸邊，面對著奔流不息的母親河。那一
刻我們忽然明白，他們唱的不是音符，是心
裡的那條黃河。

最讓人動容的，是那些頭髮花白的中
老年華人和年輕的孩子們站在一起，共同奏
響心中的華夏鄉音。當江南民樂《好一朵茉
莉花》的旋律緩緩流出，二胡與笛聲交織，
那溫婉的音符彷彿把江南水鄉搬到了馬尼
拉的舞台上，我們彷彿聞到了故鄉的茉莉花
香。隨後響起的二胡曲《光明行》，節奏明
快，昂揚向上——舞台上是中青兩代人並肩
而坐，年長者技法醇熟，琴聲沉穩厚重；年
輕人朝氣蓬勃，運弓利落有力。他們閉著眼
睛，手指在琴弦上遊走，那熟悉的旋律讓我
們的心也跟著起伏。一曲終了，他們相視一
笑，那種默契裡，是兩代人對故土音樂的共
同守望。

後來我們才知道，這個團體沒有專業
演員，全是熱愛中國民樂的華僑。幾十年
如一日，他們利用業餘時間排練，從中國請
老師，自己掏錢買樂器。有人住在很遠的地
方，每週坐兩小時車來排練；有人退休後把

全部精力都投進來，手把手教那些跟著父母
來菲律賓的華裔孩子；還有年輕的父母帶著
剛會走路的娃娃來旁聽，說是要讓下一代也
聽聽「家裡的聲音」。

鋼琴協奏曲《黃河》響起時，我們三
人都不約而同地挺直了背。那磅礡的氣勢，
那熟悉的旋律，在異國的音樂廳裡迴盪，竟
比在國內聽時更讓人心潮澎湃。演出結束，
掌聲經久不息，台上的演員們手拉著手謝
幕，年長的、年輕的，臉上都寫滿了欣慰。

次日，我們有幸和這次演出的組織者
及編導人員小聚，他們說：「幾十年了，就
是放不下這些曲子，奏著它們，就覺得離家
鄉不遠。」語言有些不通，但音樂成了最好
的翻譯，那份對故土的眷戀，我們聽得懂。

回來的路上，我們三人都很沉默。在
這個快節奏的時代，在遙遠的異國他鄉，還
有這樣一群人，用最樸素的方式，守護著流
淌在身體裡的中華文化血脈。他們沒有豪言
壯語，只是默默地奏著、唱著，把故鄉的聲
音一代代傳下去——從青絲到白髮，從父輩
到兒孫。

為他們鼓掌，為他們讚美，更要和他
們一起加油。因為守護中華文化，不是遠方
的事，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事。只要這些旋
律還在響起，只要還有人用心去奏、去聽，
還有孩子在學著、在傳承，故鄉就永遠在他
們心中。

馬尼拉的夜空下，那些熟悉的旋律還
在心頭迴盪。那是黃河的聲音，是茉莉花的
聲音，更是千千萬萬遊子心中，最柔軟的故
鄉的聲音。

帶著滿滿的感動、感慨，我們回到了
成都，期望著和你們下次再會，期待著僑中
民樂團再創輝煌。

蘇麗莎

都是金錢惹的禍
教友A的獨子、大孫子

及小孫女在今年正月的一
場汽車火燒事件中不幸罹
難，媳婦及二孫子深受嚴
重灼傷，遭受此次重大巨變
讓家境不佳的A傷心欲絕，
龐大的喪葬費用及醫療費用

讓A不知所措， 愁眉不展，幸虧獲得到各
界善事人士的踴躍及慷慨捐款，加上教友
在經濟上、精神上與心靈上的鼎力幫忙及
安慰， 讓A兒子、孫子、孫女得以順利
安葬，媳婦及二孫子的漫長醫療得以進
行。

據悉，各界的捐款，加上保險賠償
高達一、兩千萬，暫時由A的女兒代為保
管，媳婦意識及傷勢稍有好轉時，在其
親人的慫恿下，向A的女兒查帳，要求A
的女兒詳列收支明細，A的女兒要求媳婦
撥出一筆錢，讓喪獨居賃屋的A購買套
房，好有個屬於自己的窩，理由是當年
為了要替兒子、媳婦還清龐大的債務，A
把唯一的房子賣掉，同時A的女兒向媳婦
說，她兩、三個月來為了辦理弟弟、大

侄兒及姪女的喪事，處理二姪兒及媳婦的
醫療事宜，以及處理保險理賠之事，停掉
了網上賣物的工作，沒有收入，她要求媳
婦付給她這三個月的損失，媳婦說，她與
兒子的後續醫療費用龐大以及他們以後生
活需要為由，拒絕為A買小套房，她在付款
給大姑後，就搬到舅媽的家住，地址不讓A
他們知道，並拉黑與A他們的Line通訊，斷
絕彼此所有的通訊管道，表明不想再與A他
們有任何瓜葛了。


